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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参加一次浙东书
学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关于
姜宸英书学思想的文章。研讨
会上有一位作者写了一篇介绍
范无伤的文章，初看其所附插
图，落笔不凡，以为范氏是一
位清代的学人。我关注清代浙
江书家，但从来未听说此人，
颇觉诧异。细读文章，才知道
这位范无伤先生是彼时刚刚过
世的前辈。恨自己眼界太窄，
当世有如此耆宿而不知，又以
不能拜访讨教一二为憾。我看
范无伤先生的作品，有古风，
有文气，注重书写，结字规
整，不染一丝当下书风的影
响，似为硕果仅存之辈，心生
敬意。多年后过访慈溪，自老

友书案上看到收有范无伤作品
的一本杂志，又让我回忆起初
见范氏作品时的感受，同时更
加引发我对范无伤先生的关
注。因缘际会，我还买了两张
范先生的书法。其中一件是范
先生的自作诗，其曰：“第二
泉清育凤毛，护花绛帐述风
骚。河殇惊俗费椽笔，官倒动
尘顾铡刀。赌韵吹词歌国运，
铜肝铁胆挟胥涛。江南仲夏春
犹在，照眼芳菲读揖曹。”
是范先生读了杭州大学刘操南
教授送他的 《揖曹轩诗词》
后，写给刘氏的读后感。

慈溪高国明兄告诉我，他
曾经侍奉范无伤先生有年，对
范先生甚为了解，并向我叙述

了晚年范先生的一些故事。他
向我透露道，范先生的老宅还
在，建议可在暇时去看一看。
辛丑仲夏，暑热无聊，想起国
明兄的邀约，刻意驱车而往，
先与老友静之、国明两兄汇
合。在我到达之前他们俩早已
规划了路线，便于我寻访范无
伤先生踪迹。我们稍加休整，
便开启了行程。

一
范无伤先生的故宅坐落于

慈溪市长河镇。周边的房子大
多早已翻新。范家还是旧模
样，只是有些破败，断垣颓
壁，门口石头上镌刻的楹联也
泐损严重，辨读文字，上联仅
最后三字尚存，曰“无双
谱”。院中租住了各地来的务
工人员，看我们对着房屋东张
西望，也围上来攀谈。据说这
里有修整开发的计划，之前来
过勘察的领导，一年多过去
了，未见动静。他们租住在这
里，稍嫌房屋老旧，生活多有
不便处，但是好在便宜，时间
一长也就已然习惯了。问起这
房屋的主人，他们只知道姓
范，住在市区，至于说起范无
伤，他们面面相觑，并不知
情。其实能够在范氏老宅中租
住一段时间，也是一段缘分，
只是他们未必这么认为，或以
为苦，也未可知。

浙江诗坛前辈王斯琴先生
说范无伤先生“不仅擅于书
法，于词章之道亦有精研。盖
幼承家学，熏陶有自也”。说
到家学，不得不提及两个人，
一个是范先生的外公胡企南，
另一个则是他的父亲范育初。

胡企南大约是位成功的商
人，喜好书画吟咏，还曾经义
务在浒山三山学堂教授国画，
足见情怀。胡企南的画，山水
学范守白（绍兴人），花鸟学
朱偁（嘉兴人），同时也受一
些任伯年画风的影响。胡企南
能诗，且多题画诗。范无伤先
生在《胡企南画集》的后记中
谈及外公的画与诗，但并没有
他自己的评价，这也是他不随
意抬高前人，落笔谨慎真诚的
体现。范先生的外公是画家，
他自己也能画。只是现在留下
来的画作过于寥寥，难得一
见。国明兄告诉我，曾经问范
先生是否会画画，范先生说：

“我外公是画家，我当然也能
画。”并为之当场画了一幅兰
花。国明兄没有给我看那件兰
花，但是我觉得一定是青出于
蓝，至少文气更足，一如范先
生的书法。

至于范先生的父亲范育初
先生。据范先生的外甥茅小安
见告，范育初先生是弘一法师
的学生，与丰子恺、潘天寿等
系同学关系。范育初先生与陈
之佛先生还是总角之交，为小
学同学，一起毕业于余姚县府
前路小学。后在国民政府中央
民众训练部任职，对于民国时
期的美术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力。范无伤先生在中年时生活
困顿，大约与父亲的身份和经
历有所关系。

范无伤先生出生在慈溪，
由于父亲在国民政府任职，早
年便跟随父亲在南京上小学。
几年后，他回到宁波读初中。
未及弱冠，便在余姚农民银行
当实习生。时值日寇侵华，银
行受到干扰，无法正常运营，
他与一些职员开始流亡浙西地
区。因为他的学问扎实，在流
亡期间被聘为中学教员。只是
随着日寇对浙西地区的深入侵
犯，教学工作也时常中断。
1945年夏天，日寇已经穷途
末路，流窜浙西。范先生与一
位学生突逢敌寇，仓皇奔命。
师生两人每每念及，不禁相对
咨嗟良久。五十年后，举国欢
庆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
际，这位学生特意自上海来慈
溪看望老师，太平岁月忆苦思
甜，尤感世事迁移。范先生回
忆那段时光，有诗以记：“却
把青春旧梦温，交深患难义堪
尊。缘罹战乱时闻警，讵料豺
狼猝闯门。朝发合村频涉险，
暮透颊口几惊魂。白头两地长
牵挂，肝脑相倾古道存。”抚
今追昔，感慨系之，师生两人
已然成了垂垂白头翁，只留得
一份互相的牵挂。这位学生名
吕超海，后来考入复旦大学，
毕业后从事农业研究，是一位
水稻专家。他一直与范无伤先
生保持联系，师生情深，鱼雁
不绝。在水稻专家袁隆平先生
六十寿辰的时候，他还特意请
范无伤先生为之写过寿联。请

敬重的老师书写作品来为敬重的
同道贺寿，亦堪一时之佳话。

君子于道，颠沛流离而不
弃。范无伤先生即使在日寇入
侵、疲于奔命的时候，也不失文
人秉性。就在他“朝发合村频涉
险，暮透颊口几惊魂”的路途
中，曾经入一荒村萧寺，见得僧
寮内张挂着一幅梅花图，虽然破
损不堪，但寒柯凌风，笔墨不
凡。他欣赏之余还牢牢记下了仅
能辨识的两句题诗：“炎凉自古
清难入，天地何心白易描。”几
十年后仍记忆犹新。他很喜欢这
两句诗，并评价其是“针砭时
习，又感慨之深也”。其实这不
仅仅是这两句诗本身的魅力，还
有范无伤先生对自己这段逃难生
活的缅怀。这两句题诗他曾写成
对联，用在题画上。在他为外公
胡企南两件墨梅遗稿的补题中，
都选用了这两句诗。其实一旦看
到梅花，范先生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两句破庙中邂逅而得的诗句，
同时一定还有那件虽然破败，但
依稀可见笔墨的梅花形象。按照
他的追忆，那件作品实在是“遒
劲之致”，虽如过往云烟，仍历
历在目。梅花一向为文人所青
睐，范无伤先生对那件梅花和梅
花诗的欣赏，其实也有自我的投
射在内。纵观古今吟咏梅花之
诗，汗牛充栋，何止万千，但他
唯独于此心有念念，大约冥冥之
中还契合了他狂狷凌厉的性格。

二
抗战复原，范无伤先生继续

执教于嘉兴中学、嘉兴青年中
学、余姚中学等校园。不知出于
什么原因，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
初，范先生却远赴辽宁，到庄河
中学、盖州中学等地去任教了。
南北环境、习俗大异，他久居南
方，自然无法适应那边的生活，
故而水土不服，深以为苦。1954
年，在要求调回南方的请求未被
批准后，他居然直接离职，自行
返乡。虽然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
乡慈溪，却因擅自出走而失了工
作，只能依靠为一些中学代课
以之糊口。前后二十余年，辗
转慈溪地区的各所中学代课。
若是细算起来，范先生的教龄
有近四十年，也不算短，关键
他教的学校还多，如慈溪第二
农校、周巷中学、天元中学等
等，此种经历实在也是一项纪
录，蔚为可观，但内中却是无奈
和心酸。以代课为生，生活上自
然难以富裕，但他通过坚持教
书，始终保持着读书状态，与书
和文化打交道，这正是他无意改
行的关键所在。

范无伤先生对于学习的状态
是一贯的。在常人的印象中，

“大多时候，他只是在一旁认真
地看书”。范无伤先生好读书，
据其外甥茅小安见告，晚年常看
《李渔全集》《阅微草堂笔记》等
书，出门还随身带着袖珍本的
《周易》《圣经》，以便时时翻阅。

从《范无伤先生遗墨》刊行
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几个问题，第
一，他有不少自作诗文。范先生
不仅仅是书家，更是诗人、文
人。第二，他抄录的古今诗文涉
及面很广，可窥其读书的范畴。
在不少作品落款处，他往往会写
上几句点评，短短数语，颇见才
识。比如他在 1997年写过一首
叶嘉莹的词，录毕，题识道：

“加籍女词人叶嘉莹 《题屈原
像·水龙吟》词，寄托深远，惜

‘希文心事’句稍嫌与上片重
出。”该词上片有“呵璧深悲，
纫兰心事”，下片则有“哀乐相
关，希文心事”，确实稍有重出
之嫌。足见范先生的评价精准而
客观，独具只眼也。前辈学人施
叔范就曾对其颇加青眼，赞扬
曰：“范无伤弟对于金石书法心得
甚深，评价文学作品也很精微，
以论中年一辈人，他确实卓卓
者。”第三，他有做笔记摘抄的习
惯。这其实是老一代学人的普遍
方法，便于应用和查找相关资
料。且看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六
十周年之际，他奋笔疾书，其内
容则选录了王冷斋、罗卓英、缪
铖三人作于抗战时期的诗作，皆
可见抗日志士铮铮铁骨与凛然正
气。这些诗句正是范无伤先生平
时的积累，只须检阅往日笔记，
随意摘录，如同八宝箱一般，一
打开总有各种优质的储备。

范无伤先生还时常谆谆告诫
亲近的晚辈“要勤读书，多做
事。”学习是内在的修为，是一
种生活状态和态度，是向内观。
读书以外同时还要向外看，要有
积极入世之心，不作埋头读书的
书呆子。读书和做事本是一体，
两不可废。这也是传统儒家的立
身精神。范先生读书，也做事。

他曾帮年长九岁的同里诗人张行
鬯整理诗稿。张氏感怀，赋诗以
谢：“残篇久似焦桐弃，多谢中
郎炊底寻。”“劫余剩得几诗篇，
为报知音手自编。”两位诗人惺
惺相惜，同声相契，乃至于张氏
又有“才喜相逢手便分，吟边花
下最思君”的知己之论。范先生
晚年还参与整理黄宗羲文献及编
撰《慈溪县志》《慈溪地名志》
《余姚县志》 等志书，任事勤
劬，不余遗力。在此期间，因为
编辑和撰写相关文章，他晚年与
杭州等地的学者保持密切的交
往，不辞奔波忙碌之苦，互相探
讨问学，务求尽善尽美，皆在

“认真”两字。这是他“做事
情”的精神，其实和读书的精神
又何其相似呢！当然，这是范先
生晚年的幸事，成为充实生活的
主要内容。但同时，又何尝不是
乡邦之幸？贻此宿老为家山立
传。对于范先生晚年的忙碌，
洵为可遇而不可求之结果，使
他能够一展所长，贡献梓里。
但这种际遇正是因为有他几十
年读书学习的准备在前。有瓷
器活，还是先要有金钢钻。

说范无伤先生与张行鬯先生
是诗人知己，大约缘于张氏对于
范先生的器重和认可。范先生视
张氏，是诗友，更是师长。范先
生早年就能作诗，如 25岁避难
浙西时就有《拟放言四首》，其
中有“已闻木客媚山鬼，也见比
丘拒阿难”“平生未读登徒赋，
宋玉墙头一倒看”。客居寺庙当
中运用佛家故事来写现实际遇，
善于用典，展其意气，足见他的
早年功夫。但是范先生之后由于
生活的遭遇，所作不多，诗作鲜
存，直到晚年和张行鬯先生重
逢，受其影响和鼓励，重新开始
写诗，且诗情高涨，胜于往昔。
再加上张行鬯先生和范先生的父
亲范育初也有所交往，算来应是
父执一辈。故而他对张氏尊敬的
成分更重一些。

说起范无伤先生的诗友，晚
年来往最为密切、频繁者，要数
同邑沈育灵先生。沈育灵是位医
师，爱好吟咏，在师桥卫生院工
作。范、沈的相识，是在他们两
人担任政协委员以后。当时范先
生住在浒山，沈先生住在师桥，
相距较远。因为有共同爱好，志
趣相投，两人时常往来。有时候
沈育灵先生一早就坐公交车从师
桥出发，颠簸一个小时来看范先
生，两人或探讨诗词，或谈论过
往。有时候吟得好句，范先生当
即写成作品。沈育灵先生诗学功
夫极好，所作才情功力俱见，可
惜随作随弃，留存甚少。现在反
而因为范先生的抄录，倒是尚能
窥得一鳞半爪。两人谈到中午，
简单弄点吃的，继续谈聊，直至
傍晚，沈先生再坐公交车回师
桥，又是兜兜转转一个小时的车
程。有时候则是范无伤先生一早
坐公交车去师桥看沈先生，也在
那里待上一天，傍晚再坐车回
来。两位老人你来我往，成了他
们晚年最为快乐的时光，夕阳之
年的友情，让生活显得充实而幸
福。

三
范无伤先生诗文以外，还以

书法、篆刻名世。这原本只是他
的爱好，虽然范先生自小就倚着
油灯临摹书法，一直以来也乐此
不疲，但终究没有想以书法名
世。时过境迁，当他晚年向社会
展示其书法作品之后，反倒成了
城中书法名家，并以之为世人所
知。

范无伤先生生前曾与人谈及
当世书家，十分推崇徐生翁、马
一浮、谢无量、余绍宋、张宗
祥、沈尹默、沙孟海、赵朴初、
启功等人。他强调书法不仅仅是
写字，还要有学问，同读书要结
合起来，没有学问的人眼界狭
隘，字是写不好的。慈溪先贤姜
宸英的话正可为之注解：“今人
眼界浅狭，书格所以日下。”范
无伤先生自己的实践和观点一
致，注重书法学习和读书相结
合。由于长期独居，又在政治
上受到排挤，临摹写字既是他
素来的雅好，也成了他打发时间
的最佳方法。这也慢慢成了他的
习惯，融入生活，伴随一生。

范先生除了临摹古人的作品
之外，看到优秀的时人作品也会
拿来临摹，比如余绍宋、马一
浮、谢无量、沈尹默等人的作
品。如果要分析范无伤先生的书
法，首先是“二王”古法一路，
另外还受到余绍宋、沈尹默等人
的很大影响。目前可见他临写沈
尹默和谢无量等人的作品数目
可观，只是将沈、谢原稿与范
先生的临作相较，会发现他所

谓的临摹并没有亦步亦趋，其
实仅是抄写内容罢了，书风完
全是自己的面貌。尤其是临谢
无量的书法，在范先生笔下，找
不出丝毫谢氏书法的踪影。他对
于沈、谢两者的评价都是书法与
诗文俱好，但细细读来，则似有
偏重。他对沈尹默是“爱其词，
亦爱其字”。于谢无量为“爱其
书，尤爱其诗”。

潘 天 寿 说 “ 三 绝 不 如 四
全”，是指关注艺术家对于诗、
书、画、印等全面掌握，如此互
相贯通，自能有所升发。诗、
书、画三者范无伤先生能而精
之，他于印章一道也堪称行家里
手。我甚至认为他在印章上的认
识和实践还要比诗、书、画高一
些。他的印章清雅而不失古意，
收放挪让不动声色，布白注重

“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蓄势足
而不显刻意，皆是高人手段。有
一个自诩“天下第一”称号的印
社曾经邀请他加入，范先生却摇
摇头说“风气不好，算了”。

诗、书、画、印其实是传统
文人的素养，也是传统文人的自
娱之技。这也是为什么范无伤先

生曾经一再向人说及自己并非诗
人的原因。在传统文人的概念
中，能吟咏成句是读书人必有的
功夫。同理，于书法、绘画、印
章，皆可作如是观了。

范无伤先生的爱好广泛，诗
书画印是一方面，他还喜欢看
戏、旅游。他一生经历了各种遭
遇，晚年得到各方照顾，生活有
了保障，享有荣誉，也得到社会
各界的尊敬。一身才华，也只有
到了晚年才能把各种爱好充分利
用起来，闲情逸致，安乐康福。
他往往早上起来，有人为他准备
了早饭，饭后看看 《朝闻天
下》，翻阅下当日的报纸，然后
写字会友，编书赋诗。晚饭后再
到街心公园散散步。有时候上海
的京剧院来宁波演出，特意差人
送来戏票，又饱得一次视听盛
宴。晚年生活美好恬静，这时候
的读书挥毫，才成了真正意义上
文人的闲适之乐，脱离了为生活
而饱受苦难的日子。范无伤先生
纵然一生性格凌厉，说自己是

“车轮四角方”，但沐浴如此春
风，他也早已成了一位慈祥和蔼
的老人。

范家残垣“无双谱”
谢权熠

赵会祯
赵 会 祯 （1559—1633），

原名德昭，字衷如，一字先
之，号日乾，宁波府慈溪县石
台乡五马山鸿庄（今属余姚市
陆埠镇）人，民籍。明世宗嘉
靖三十八年己未九月初六日酉
时生，毅宗崇祯六年癸酉三月
十三日申时卒。

治《诗经》。神宗万历二
十二年甲午科浙江乡试第七十
二名举人。万历二十六年戊戌
科会试第二百二十三名，廷试
第二甲第四十九名进士，观吏
部政。二十八年，授刑部主
事。三十二年，升员外郎。三
十九年，升福建参政。途因船
夫与漕卒斗而误毙一卒，左迁
调汝州知州，转祁州知州。升
刑部河南清吏司员外郎。丁外
艰。四十七年，复除刑部江西
清吏司员外郎。刘宗周撰《奉
政大夫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前
福建布政使司右参政日乾赵公
墓志铭》。

韩孙爱
韩 孙 爱 （1578—1620），

字君博，号衷雷，韩子允侄，
宁波府慈溪县人，民籍。明神
宗万历六年戊寅十月初九日
生，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六月十
一日卒。

选贡生，治《诗经》。万历
二十八年庚子科顺天府乡试第
十二名举人。万历二十九年辛
丑科会试第五十五名，廷试第
二甲第二十一名进士，选翰林
院庶吉士。充福王长史。晋翰
林院检讨。三十三年，升湖广
参议。三十八年，升蕲州兵备
副使。四十一年，考察，以疾
乞归。著有《九阳子考》《懒韩
集》。传见雍正《慈溪县志》卷
八《经济》。

张九德
张九德（1576—？），字咸

仲，号曙海，宁波府慈溪县
人，军籍。明神宗万历四年丙
子十一月十六日生。

县 学 增 广 生 ， 治 《诗
经》。万历二十五年丁酉科浙
江乡试第八名亚魁。万历二十
九年辛丑科会试第五十三名，
廷试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
授刑部主事，江西恤刑。三十
五年，升员外。明年，升松江
知府。三十九年，升江西副

使，徽宁兵备。泰昌间，任甘
肃宁夏河东道兵备副使。天启
五年六月，升都察院右佥都御
史，巡抚延绥。六年七月，升
大理寺卿。七年十二月，由管
大理卿事右都御史升工部尚书
兼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崇
祯元年三月，罢。

徐应登
徐 应 登 （1564—1619），

字念之，号惺勿，绍兴府余姚
县龙泉乡马堰（今属慈溪市横
河镇马堰村）人，民籍。明世
宗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十月十三
日生，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己未
卒。

国子生，治《易经》。万
历十三年乙酉科浙江乡试第十
一名举人。万历二十九辛丑科
会试第十二名，廷试第三甲第
八十八名进士，观吏部政。授
广东增城知县。三十三年，补
江西太和知县。三十八年，行
取考选，任湖广道御史，巡视
皇城四门。四十年十二月，巡
按应天。卒于巡按广东任。

冯时俊
冯时俊（1565—？），字登

之，号□麓，冯成能子，宁波
府慈溪县人，民籍。明世宗嘉
靖四十四年乙丑十二月二十七
日生。

县学生，治《诗经》。神宗
万历二十二年甲午科浙江乡试
第三名经元。万历二十九年辛
丑科会试第二百六名，廷试第
三甲第一百四十九名进士，观
都察院政。授知县。三十六
年，改应天府教授。升南工部
屯田司主事。著有《黄山集》。

姚宗文
姚 宗 文 （1573—1664），

字褧之，号益城，别号呵呵居
士，宁波府慈溪县人，民籍。
明神宗万历元年癸酉二月初二
日未时生，清圣祖康熙三年甲
辰正月二十二日卒。

县学附学生，治《诗经》。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科浙江乡试
第二十五名举人。万历三十五
年丁未科会试第八十八名，廷
试第二甲第三十九名进士。熹
宗天启七年三月，由太常寺少
卿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
湖广。毅宗崇祯元年四月，
免。二年正月，闲住。著有
《益城集》。

慈溪进士录
王孙荣

溪上人物

范无伤故宅

范无伤

范无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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